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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认为，明清小说学中有一种核心理念，叫做

“演”，它出现于明清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与批评之

中，既与作家的创作理念相关，也与批评家对长篇白

话小说创作本质的认知有关。

中国古代小说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中国古代小

说创作的历史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要回答这两个

问题，首先需要澄清几个问题：第一，“中国古代小

说”指的是哪一类文本现象？第二，这些小说文本的

写作理念是否相同？第三，古代的读者(以古代小说

批评家为代表)是如何理解这些写作理念的？他们

所构筑的小说学是否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真

相？第四，今天的“中国小说学”“中国叙事学”著述

是否准确传达古代小说批评家的小说学？是否揭示

了中国古代小说写作理念的真相？

首先，从文化统绪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大致

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从属于先秦以来的“杂著”类

的小说，它以笔记文体、文言语体为特征，以实录为

旨趣；一是从属于唐宋以来的说唱艺术传统，它以话

本或章回文体、白话语体为特征。这两类小说从写

作理念到讲述方法、语言等，都有很大的差异，都有

各自的小说学。

第二，在写作理念和讲述方法上，不仅文言笔记

小说不同于白话小说，而且白话小说本身，话本与章

回小说之间也存在着相距甚远的特点。话本由于在

篇幅上属于短篇小说，其结撰，无论是写人，还是叙

事，都相对简单，基本上是按生活常态进行构思，比

如事件发生的生活常态、人物日常的伦理关系或社

会关系。章回小说则不然，由于鸿篇巨制，长篇章回

小说无论是在结构布局还是人物关系设置上都必须

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这些考虑有一些并非依据生

活常态而展开的。

第三，中国古代的小说批评和理论至明代才开

始成熟，他们的小说学是在其当代的小说观念影响

下形成的，既有总结的成份，也有建构的成份，并影

响着其后长篇小说的创作与批评。

第四，今天的“中国小说学”“中国叙事学”是在

现当代文学观念影响下建构的，近代西方的写实主

义理论、苏联模式的典型论和西方叙事学理论在一

定程度上将中国古代小说从其文化生态中剥离出

来，显然与中国古代小说写作理念有一定的距离。

本世纪以来，学界出现了建构中国特色的小说学、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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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学的呼声，并有一大批学者将之付诸实践，其间的

功过成败，非本文所能评述。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并

不是说，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范畴(如形、神关系)去诠

释中国小说的写人叙事就是在建构中国特色的叙事

学或小说学，关键是看中国古代小说是如何结构故

事、关联人物的，关键是看我们所使用的观念、方法、

范畴是否内在于中国古代小说。

本文选取明清长篇白话小说作为个案，来考察

其演述故事、塑造人物的理念。本文运用归纳的方

法，即从明清长篇白话小说创作现象中归纳出规律

性的创作理念，结合明清小说理论家的批评实践，总

结出真正属中国小说学的创作理念。本文不采用演

绎法，即不采用西方叙事学或中国传统诗文理论去

演绎中国小说学。

二、“格物”与“演”

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是从历史演义开始的，这

类小说的故事框架是以历史纪年为时间轴，所叙人

物则基本上是历史上实有其人，其叙事是由史书而

推演。《金瓶梅》首开文人独创长篇小说之先河，其创

作理念已经不是依史推演，而是另有其小说观，这类

小说观更能体现明清小说家和批评家的独创性。

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是如何写人叙事的？对此，

明清时期的小说批评家有过各种各样的观点。20世
纪初以来，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古典小

说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学界开始以“小说史”的形式

总结明清小说的创作经验。在这些总结中，当时占

主流地位的写实主义文学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到

了50年代，学界又以现实主义文艺观对小说史和小

说批评史进行总结。在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

尺度之下，金圣叹小说批评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认

同。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所建构的小说学，由

于其契合于明清时期的文章学，尤其是契合于20世
纪50年代以来的现当代小说理念而受到了肯定。

《水浒传》的作者以一人之笔而写出一百零八个

人物形象，“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

人有其声口”，他是怎么做到的？金圣叹用儒家的

“格物”“忠恕”范畴解释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这是作

者“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的结果。“格物”者，穷事物

之理也；而“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①。“忠恕”者，真

实表现人情物理，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化身为所写

人物。这样一种写人叙事理论与20世纪以来十分盛

行的写实主义理论已经十分接近，今天的学者又反

过来以金圣叹的写人叙事理论为基准，去描述中国

古代小说艺术的历史演进。

当然，金圣叹的“格物”论、“忠恕”论还不是20世
纪以来建立在近现代心理学基础上的人物性格论，

它并不强调人物性格的多元性与矛盾性。如果离开

《大学》《中庸》的人性论，我们对金圣叹的写人理论

很可能仍然是隔膜的，外加的，我们所得出的写人理

论跟套用西方叙事学理论仍是同出一辙。

金圣叹由《大学》《中庸》的“格物”论、“忠恕”论

而推演出施耐庵的写人艺术，其论说是令人信服

的。其写人叙事理论既是对此前的小说艺术的总

结，也对其后的小说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明清小说史上，凡是成功的小说，一定是能够

从真实的生活出发，刻划的人物栩栩如生、各具个

性，叙述的事件进程与生活景观能够再现或折射历

史的本质真实。从明代的《金瓶梅》到晚清的四大小

说，莫不如此。然而，写实、再现、折射并不足以揭示

这些小说的艺术个性。即使面对号称“追踪摄迹”的

《红楼梦》，写实主义原则仍然未能解释一切。小说

第八回写宝玉去见宝钗，只见她坐在炕上作针线：

“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 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

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绵裙，一色半新不旧，看来

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

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

拙。”从“头上挽着”到“眼如水杏”，可以视为宝玉的

主观镜头所见，而接以“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

时，自云守拙”，则显然不是宝玉的观感，而是作家的

论定。可见《红楼梦》也非一味“写实”。明清小说家

在设置人物关系、安排事件进程的时候，还遵循着其

他的创作理念，其中的一个重要理念是“演”。

所谓“演”，既可以是根据史书或传说添枝加叶、

分出章回、演成历史演义，也可以是依据特定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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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成特定的人物关系和小说结构，本文着重讨论后

者。这类小说的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既得力于作

者的“格物”功夫，也得力于作者理念推衍的精密与

巧妙。

从小说故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看，写实主义

显然是明清章回小说创作的基本精神。但是，在建

构故事框架、设置情节发展、勾连人物关系方面，却

存在着一种理念推演的倾向。这种倾向有时是覆盖

整部作品，有时则是出现于小说的局部。明清的小

说批评家也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批评家对这一点的

强调存在着言过其实或过度阐释之处，但也可视为

明清时期的一种有代表性的小说观念。这类评点又

反过来对其后的小说创作中有意识的理念推演产生

了影响。

佛教题材的《西游记》的理念推演特点是最为明

显的。袁于令在《西游记题词》中所提出的“文不幻

不文，幻不极不幻”常被当成提倡艺术想象、艺术虚

构的宣言。事实上，袁于令这里的“幻”并不是指艺

术思维，而是指描述对象的“幻”，它是相对于“真”而

言的。“真”并不是指真实存在，而是指佛 (佛的境

界)。“幻”是指成佛之前的幻像，是一切可感可触的

“我”的世界，包括我的“心魔”。所谓“我化为佛，未佛

皆魔”②，这里便暗含着由“真理”推衍出幻像的逻辑。

即使是写实的题材，小说批评家也乐意于在其

中捕捉作家的理念推演轨迹。张新之说：“《石头记》

乃演性理之书。”③这句话常被当成笑话，当成不值一

辩的牵强附会。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红

楼梦》的作者是有意识地以理念去设置人物关系、推

演故事结构？

明清章回小说的作者是如何设置人物、推衍故

事的，这需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归纳的方

法去总结明清章回小说的形态与成规，而不是以今

天的小说观念去演绎、去过滤、去梳理明清小说学。

我们既要尊重明清章回小说的自身特点，又必须考

察明清小说批评家是如何认识长篇章回小说的艺术

特点的。明清小说批评家的认识有时是点明了小说

的艺术个性，有时则是表达了另外一种阅读趣味。

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一步做出我们今天的论断。

《石头记》第一回借石头之口说：“至若离合悲

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

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然而如何叙述这个庞大的

贾府故事，仅仅靠“追踪摄迹”显然无法胜任。这部

小说人事繁多，“按荣府中一宅中合算起来，人口虽

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虽不多，一天也有

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没个头绪可作纲领。”④

这就存在着如何设置人物关系，依据什么原则安排

事件、推衍故事的问题。《石头记》在人物关系上自然

是依据宁、荣二府的家族辈份、围绕故事中心——贾

府的盛衰来展开故事的，但是，其人物关系的设置、

故事的推衍又不仅仅是依据现实秩序，而且是依据

特定的理念去设置。其中，《易》理、五行生克之理是

最为明显的。依据理念推衍与依据现实秩序设置，

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三、“演”与人物的符号性及人物的关联性

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固然与作家的生活

体验之深广度有关，但人物的符号性、标示性之鲜

明，同样可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傅继馥先生

称《三国志演义》的人物是“类型化典型”⑤，这是在现

实主义性格论的时代语境下对《三国志演义》人物符

号性的认知。傅先生旨在揭示明清小说人物塑造有

一个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进化过程。本文

认为，《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将人物视为道德范型的

代号，这并不是因为其作者没有能力去认识人的性

格的复杂性，而是“演”的观念引导着其对人物性格

的符号性标示。

明代陈元之提到他曾读及一篇《西游记》旧叙，

“其叙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

之驰。八戒，其所八戒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

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藏；以为郛郭

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

障。”⑥显然，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了《西游记》人物的符

号性：唐僧师徒四人、马、魔等，都是人的感官之符

号。唐僧为什么叫“唐三藏”，清代张书坤从另一个

角度解读《西游记》人物的符号性，他认为，“三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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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真经，是《大学》的三纲：明明德、新民、止至善。

“唐三藏”由《大学》之三纲而命名。这是不同批评家

的不同解读。

那么《西游记》的作者真的是把笔下人物当成理

念符号吗？如果比较一下元末明初杂剧《西游记》每

折题目与明代长篇章回小说《西游记》的回目，我们

不难看出后者在理念推演上的创作意图。杂剧《西

游记》全剧六本二十四折，前二本为陈光蕊故事，其

折目如“之官逢盗”、“村姑演说”，是一个写实的故

事。即使是第三本讲孙悟空的故事，其折目也是“神

佛降孙”“行者除妖”“猪妖幻惑”之类，讲述的是有妻

子、有兄弟姐妹的孙行者与冒名娶妻的猪八戒的市

井味十足的故事。小说《西游记》则以佛理结撰故

事，前七回即是一个从“灵根育孕”到如来“定心猿”

的故事，以“心猿”指称孙悟空。第十四回“心猿归

正，六贼无踪”更是一则以佛理推演故事的典型例

证。所谓“六贼”，是六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但作者

将此六人命名为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

见欲、身本忧，显然是以佛教所说的“六贼”眼、耳、

鼻、舌、身、意去演述故事。

《红楼梦》第一回和第五回，作者以独特的方式

告诉我们，他就是有意识地把人物当成理念的符

号。第五回的“红楼梦曲”和十二钗判词是贾府及其

主要人物的命运图式，后文的人物关系及故事走向

即依此图式而展开。这种创作理念显然继承了《金

瓶梅》的“冰鉴定终身”以命运图式推演人物命运和

小说整体结构的做法。第一回的“作者自云”已经表

达了作者通过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的命

名符号性去推演故事的创作理念，表达了全书在处

理某些生活素材时的创作态度。第五回“玉带林中

挂，金簪雪里埋”，这是林黛玉、薛宝钗人物命名的寓

意，也是其最终结局的命运图式。“金克木”的五行生

克之理念显然是作者设置这两个人物关系乃至其姓

氏的依据。小说第八回写宝玉要前往梨香院看望宝

钗，将讲述一个“识玉”的场面，却先以琐事一隔，写

了几个小人物向宝玉请安，先是詹光、单聘仁，后是

吴新登、戴良、钱华，脂批点明，这几个名字分别寓意

“沾光”“善骗人”“无星戥”“大量”“钱开花”。除吴新

登外，这几个人物都只是符号，他们的出现只因其相

关寓意的需要，所以脂批说，这些人物的设置，是“随

事生情，因情得文”，因故事讲述至此，需要几位奔走

于贵族之家的寄生虫，便以“沾光”“善骗人”等设置

此数人以及他们与宝玉的关系。至张新之读《红楼

梦》，则更是以人物符号性推演故事进程。他认为，

《红楼梦》是在演绎《四书》《五经》：“政字演《书》，王

字演《易》，合政、王字演《国风》。若贾赦之赦，邢氏

之刑，则演《春秋》之斧钺也。至‘毋不敬’三字冠首

《曲礼》，礼主春生，故东府之主曰敬，乃大有期望之

意。奈其背敬叛礼，为造衅开端之罪首，遂至所出为

珍，伦理澌灭矣。珍之转音通烝，即禽兽行上下乱之

名，不必指定以下烝上。总一乱成《春秋》之大僇而

已。”⑦《红楼梦》人物的性格当然不仅仅是其符号性

所能概括的，但张新之认为，其符号性以及符号性之

间的关联却也表达了作家对人物本质和人物关系的

认知与评判。

成功的小说总是能揭示或折射出特定的社会状

态与情感思想。但小说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是否

直接再现这些关系。当小说家决定呈现他对社会关

系的认识的时候，不同的创作理念将会对其呈现进

行赋形。追踪摄迹的写实手法是一种赋形的形式，

理念推演同样也是一种赋形的形式。

作为最早一部文人独创小说，《金瓶梅》对世情、

对财色的丝丝入扣的描写，使这部小说成为明代世

情小说的经典之作。但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人

物之命名、人物关系之衍生、人物系统之构成，乃是

特定理念推演的结果，他说：“稗官者，寓言也。其假

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

海扬波。”⑧他认为小说在本质上是一种寓言，依据特

定理念“假捏”人物，“幻造”事件。“故《金瓶》一部，有

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

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

书。”⑨这个“物”不是客观事物、生活原貌，而是特定

的旨意。如果说，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物是因《水浒

传》而演之，那么，李瓶儿、庞春梅这两个人物又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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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而生呢？“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

瓶之罄矣。”⑩因贪欲而导致生命枯尽，犹如瓶之罄，

李瓶儿与西门庆的命名以及相互关系即由此意旨而

推衍出来。因瓶生情，故插花之瓶即李瓶儿，其丈夫

则姓花。“瓶”与“屏”同音而相关，书中写及芙蓉屏，

则芙蓉为李瓶儿之象征。芙蓉裁以正月，冶艳于中

秋，摇落于九月，故瓶儿必生于正月十五，嫁以八月

十五，后病必于重阳，死以十月。而春梅则因瓶而

生，“瓶里梅花，春光无几，则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

又喻衰朽在即。梅雪不相下，故春梅宠而雪娥辱，春

梅正位而雪娥愈辱。月为梅花主人，故永福相逢，必

云故主。”小说中诸多人物因其所属符号“瓶”“芙

蓉”“梅”“雪”之意义关联而发生关系，在张竹坡看

来，作家在设置人物关系时，符号的理念关联深刻地

影响着作家的艺术构思。

由于《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批评家把它的

艺术构思解释为理念推演，这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

接受。谢肇淛在陈元之所引旧叙的基础上进一步指

出：“《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

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

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

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

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

之，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

采。”叙事表层的孙悟空(猿)与猪八戒(猪)之活动并

不是现实人物的真实生存，而是心、意之放纵的符

号。这种解读观念出现于晚明心学思潮中，其受到

追捧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四、“演”与小说结构的建立

作为一种小说创作理念，“演”必然要由人物之

命名、人物关系之设置扩展至小说的整体结构，由此

为小说建立起一个隐喻的象征体。

从“评点本构成新的文学史事实”的角度看，评

点的内容已经成为小说文本的一部分，评点者实际

上已经参与了评点本的创作。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

来理解明清小说结构的理念推演的特点。

明代盛于斯认为，《西游记》是以《易》理推演整

部小说的结构的：“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

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斜[科]诨语，亦皆关合性

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其末回云：《九九数完归

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九，阳也；九九，阳之极

也。阳，孩于一，茁于三，盛于五，老于七，终于九。

则三、九，数也。不用一而用九，犹‘初九，潜龙勿用’

之意云。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全书原应是

九十九回，而现存《西游记》共一百回，盛于斯据《易》

理而断言，小说中“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

诗”一回必是后人之伪笔，去掉这一回，全书正是九

十九回。

清代的批评家似乎更愿意以“证道书”视《西游

记》。刘廷玑认为：“《西游》为证道之书，丘长春借

说金丹奥旨，以心风意马为根本，而五众以配五行，

平空结构，是一蜃楼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会不

可言传，所谓语言文字，仅得其形似者也。”以阴阳

五行之理设置人物关系和小说结构，从而传达金丹

奥旨。

张书坤不满意于讲禅谈道之说而另辟蹊径，认

为此书是演《大学》之儒学。在“演”的理念上，张书

坤与之前的讲禅谈道者是一致的，只不过他认为《西

游记》演的是《大学》，他把《西游记》一百回分为三大

段：从第一回至第二十六回为第一段，演的是《大学》

的“三纲八目”；第二十七回至九十七回，演的是《大

学》的各章；第九十八回至第一百回，总结明、新、止

至善，总括全书之旨。“盖路经十万八千里，时历十四

年，莫非大学之道，故开卷即将此句提出，实已包括

全部，而下文一百回，三大段，五十二篇，俱从此句生

出也。”在他看来，《大学》奥旨是《西游记》的作者推

演小说总体结构的原点。

清代的张含章认为，《西游记》是三教一源之书，

全书“以《周易》作骨，以金丹作脉络，以瑜迦之教作

无为妙相”。张含章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同时以三教

之玄理去推演《西游记》的故事，比如以《易》理演之，

小说前七回写开天辟地，“特阐乾元”，第八回写唐王

开科取士，玄奘秉建大会，即配坤元。《周易》乾、坤之

后，屯、蒙六卦皆不离水，故写玄奘出世的第九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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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地名多与水有关。建会之所以由龙王而起，也

因水而设计情节。若从演道教奥旨的角度看，“开首

七回，于悟空一人身上，明金丹至秘，非师莫度之

旨。第九回，见人有身，而后先天乾坤，已复为后天

坎离，必得明法之长老，说明根源，九九功完，然后我

之父母团圆，而父母之父母亦团圆。是明文王卦，业

已昭昭，则丹法实非造作。十回至十二回，明离飞火

扬神发为知之害。自十三回至二十六回，则于玄奘

四众身上，演出攒簇五行以成丹，由人希天，天上天

下只有此一法，仙佛虽分门，其道则无异也。自二十

七回至七十七回六章，或明真心之不可暂离，或明二

气之宜详辨，或明丹道法象于月，或明返魂亦在乎

人，或明水火之不宜偏胜，或明旁门之自取陨身，或

示真铅一味，或现虚无圈子，总教人善为调济，实力

承当，毋生二念，则中枢既立，幻相难扰，外虽和光同

尘，内则清浊悉辨，知言养气，钻透阴阳，知至行尽，

则金丹自然得手。始于《道德》有身为大患之本，终

于《南华》北溟图南，而老庄道中之规矩准绳备矣。

七十八至八十八回，乃细论还丹与金丹不同，先气后

液，非仅神化，其温养之功亦异。亦如契后之乱辞，

孔窍其门。或言授受之宜谨，或言因由之有在，或因

前言之不足，而后重言之，或言善之固当为，仍须韬

晦之。末三回，则总括全部。”若以佛理视之，全书

“自首至终，皆不外一部《多心经》”。胡适说，《西游

记》被三四百年来的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

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

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

书。”胡适是站在现代写实主义立场去评判明清以

来的《西游记》评论的，当然会把清代评点者关于理

念推演的阐释视为无稽之谈。

《金瓶梅》虽是世情书之典范，但理念推演同样

在作者设置全书结构时留下鲜明印记。崇祯本把词

话本第一回的“景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

月”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以“冷热”理念改造原小说的结构。张竹坡的评点进

一步强化这种创作理念，他认为，《金瓶梅》全书之立

意在“冷热金针”，读懂其“冷热金针”，方能读懂全

书。他说：“《金瓶》以‘冷热’二字开讲，抑孰不知此

二字为一部之金钥乎？”那么作者是如何利用理念

推演的方法去呈现这一主旨的？张竹坡通过“音训”

的方法指出，《金瓶梅》全书的由热而冷的大结构是

通过温秀才、韩伙计而推演出来的。“韩者冷之别名，

温者热之余气。故韩伙计于‘加官’后即来，是热中

之冷信。而温秀才自‘磨镜’后方出，是冷字之先

声。是知祸福倚伏，寒暑盗气，天道有然也。虽然，

热与寒为匹，冷与温为匹，盖热者温之极，韩者冷之

极也。故韩道国不出于冷局之后，而出热局之先，见

热未极而冷已极。温秀才不来于热场之中，而来于

冷局之首，见冷欲盛而热将尽也。噫嘻，一部言冷言

热，何啻如花如火！”《红楼梦》第二回以冷子兴来演

说荣国府，其用意也在此。《红楼梦》本来是演贾府故

事的，却迟迟不入正题。第一回叙创作缘起、具有序

幕性质的甄士隐故事之后，第二回则是由过场人物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种叙事策略究竟有何目的？

张新之说：“上回演‘心’字之源，以真假为究竟；此回

演‘情’字之始，以冷热为枢机。雨村，热中人也。子

兴，冷姓人也。首演真假，是自出杼轴；次演冷热，是

借人门径。而仍以半隐半明出之，是则青出于蓝。”

第一回与第二回的故事承接，由“冷热金针”之理念

演成。

《红楼梦》写人叙事之成功固然得益于作者对

生活的深切了解，但全书的整体结构显然有酝酿成

熟的义理在支撑，处处表现出理念推衍的特点。脂

批说：“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以

致……诸奇书中之秘法。”对于长篇章回小说来说，

尽管所写故事为实人实事，但如何展开故事却不仅

仅是如实排比、依纪年或年谱排列铺陈那么简单。

第一回的石头故事发生于女娲补天之时的大荒山、

无稽崖、青埂峰，这并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名，而

是以意念设置而成的故事背景，脂批点明：大荒山取

“荒唐”之义，无稽崖取“无稽”之义，石头无补天之

用，故落堕情根。脂批对该书意念推演的特点的点

明，提醒读者不要沉迷在故事的叙述中，而应该保持

捕捉奥义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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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

悟空”，这正是《红楼梦》的故事大框架与人情物事推

演的总体趋向。第一回的甄士隐故事，读者往往据

第一回“作者自云”所说的“将真事隐去”而认为这是

作者隐去曹家真事的宣言，但如果着眼于这段故事

的叙述过程，则可知“甄士隐”之命名另有深意。甲

辰本批者称这段故事为“小枯荣”，的确，这段故事实

际上是以色空观念去推演一则人生枯荣的故事，由

此参透枯荣皆幻、色相俱空。“甄”即“真”之谐音，但

此“真”不是指曹家历史事实之真，而是指佛家真谛

之真。尽管作者在讲述故事时娓娓道来、追踪摄迹，

但故事的推演则是真幻倏忽、惊心动魄。甄士隐于

炎夏永昼之时忽梦一僧一道；当意欲随僧道入太虚

幻境时，忽听一声霹雳，故事的场景又切换至烈日炎

炎、芭蕉冉冉的书房景观；当士隐沉浸在女儿的乖觉

可喜的愉悦之中时，一僧一道又出现，称英莲为“有

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而僧道的消失忽又接以隔

壁葫芦庙内贾雨村的故事，贾雨村代表“荣”，代表功

名利禄，代表幻；丫环娇杏代表“侥幸”、幸运；雨村去

后，便接以士隐丢失女儿、寄人篱下、飘然出家。如

果说，这只是小说的“序幕”，隐喻性的叙述并不令人

意外，那么，后文贾府乃至四大家族的故事，其理念

推演就更值得我们注意了。故事的衔接、场景的转

换正演述着深奥的玄理。

《红楼梦》第六回再一次正面叙述贾府故事，却

是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写起，从

刘老老这个近乎“龙套”式的人物写起。对此，脂批

说：“‘略有些瓜葛’，是数十回后之正脉也，真千里伏

线。”这是从故事的前后呼应，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理

解作者的这一写法。但张新之却认为作者是用理念

推演的方式来展开这段故事的，刘老老的故事紧密

地关联着《红楼梦》全书的整体结构。

小说第五回写贾宝玉“初试雨云情”，接下来本

应放口谈情，作者却偏从刘老老的故事讲起；刘老老

乃一插科打诨角色，在一百二十回中，六次出现，为

什么？张新之苦思三年，终于悟出：

刘老老一纯坤也，老阴生少阳，故终救巧姐。巧

生于七月七日，七，少阳之数也。然阴不遽阴，从一

阴始。一阴起于下，在卦为姤 。以宝玉纯阳之体

而初试云雨，则进初爻一阴而为姤矣，故紧接曰“刘

老老一进荣国府”。一阴既进，驯至于剥 ，则老老

之象已成，特馀一阳在上而已。剥，九月之卦也，交

十月即为坤 ，故其来为秋末冬初，乃大往小来至极

之时，故入手寻头绪曰“小小一个人家”、“小小之家

姓王”、“小小京官”，“小小”字凡三见，计六“小”字，

悉有妙义。乾三连即王字之三横加一直，破之则断

而成坤。其断自下而上，初爻断为巽 ，巽为长女，

故为母居女家。二爻断为艮 ，艮为狗，故婿名狗

儿。三爻断为坤 ，坤，臣道也，故做官与王姓联宗，

则因重之为六画之 。自姤 而遁 ，而否 ，而观

，而剥 ，而坤 ，悉自小小而进，其势甚利，不可

制止，故联宗为势利，而荣府正当盛时，其极尚远，故

为远族。狗儿之祖，但曰姓王，但曰本地人氏，而无

名。本地人氏，坤为地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故不

名，而名其子为成，亦相继身故也。狗儿一艮，王成

亦即艮。艮，东北之卦，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故

曰成。东北为春冬之交，故生子名板儿，板文木反，

水令退木令反矣。又生一女名青儿，青乃木之色，由

北生东，是即老阴生少阳也。艮在五行为土，故以务

农为业。老寡妇无子息，阴不生也，久经世代者，贞

元运会，万古如斯，而圣人作《易》，扶阳抑阴及至无

可如何，而此生生不息之真种，必谨谨保留之，是则

所谓刘老老也。

张新之认为，阴阳八卦、五行生克与《红楼梦》的

人物命名、人物关系推演、事件的接榫、推移等都有

着相同的图式。张新之这种解读方式符合曹雪芹的

创作理念吗？这是令人怀疑的，张新之的解读显然

是过度阐释的。但是，《红楼梦》第五回的《红楼梦

曲》使我们相信，曹雪芹在真实叙述曹家故事的过程

中，曾经有意地用阴阳八卦、五行生克之理去命名人

物、配置人物关系、推演故事情节。不管对“虎兔相

逢大梦归”判词中的“虎兔”作何种解释，可以肯定的

是，它表明了作者以干支、五行生克等理念去设置人

物结局。

除了五行生克等理念之外，以谜语推演故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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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也是《红楼梦》常用的方法。薛宝琴所编怀古诗既

预示着人物结局，也为后文演述故事的结构预设了

纲领。

理念推演，是小说创作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

产物，是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创作史上文人书写

的一大标志。

结语

演，并不是指小说家不需要格物，不需要深入生

活。格物是创作的第一阶段，而“演”则是创作过程

的第二阶段：构思。如何安排人物位置、人物关系，

如何布局谋篇，这是因人而异的。在“三言”“二拍”

等短篇白话小说中，人物关系相对简单，事件进程不

算复杂，如何把故事讲述得富于戏剧性或诗情画意，

是构思的关键内容。长篇章回小说要讲述的人物多

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人；事件是大小相间交错，人物

关系及事件关系较复杂，于是设置人物关系、安排事

件位置便显得十分重要。

《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小说属于链条式结构，

它们采用史书的列传体，用几回讲述一个人物的传

奇故事，再把一个个人物传奇故事先后串起。《西游

记》虽然也属于链条式结构，但它的描写对象显然使

得该书的创作更富于隐喻性。《金瓶梅》和《红楼梦》

的网状结构使得作者在创作时显然采用更为复杂的

运思方式。与格物铺陈的近乎朴素的构思方式不

同，“演”是一种更加成熟、更加成竹在胸的、更具操

控性的创作理念。

以“理念推演”去创作小说，并不等于写出性格

空洞的人物。尽管《西游记》在创作理念上如谢肇淛

所说“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但睡乡居士仍

然认为，小说中“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

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自何人，则

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浒》之

讥，岂非真不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谢肇

淛与睡乡居士之间是不矛盾的。

格物是作家参悟生活的手段；理念推演则是作

家营造艺境的手段。在我们强调格物的重要性、强

调明清作家“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不

应忽略理念推演在作家营造艺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

的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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